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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与荒芜的二重奏 

——论短篇小说《选择》中的人物性格、语言修辞和时代隐喻特色 

                 何开文 

何開文，筆名可人學人，江蘇寶應人。系中國新聞傳媒集團顧問、中

國微型小說學會理事（第三屆）、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微型小說

研究會副會長。 

1984 年以來，已在《文藝報》《文學報》《雨花》《天津文學》《微

型小說月報》《金山》《微型小說選刊》等中外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

詩歌、評論、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 400 多萬字。已出版微型小說集、散文

集、評論集、詩歌集及學術論文集等作品集 19 部，主編出版文學、論文、

寫作等專集 15 部。 

曾獲國家、省、市、縣級各類徵文（一、二、三等和優秀獎）60 多

次，有獲獎作品集《收穫夢想》佐證。 

 

她一生都在用“详细的、认真的、谨慎的”计算去规避贫穷，却

在时代的洪流中输掉了灵魂。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不仅是一部女性心灵史，更是

一份关于香港社会转型的精准底层报告。 

                                    ——评论者推荐语 

 

绪 论 

 

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平日写作之余，冲泡一杯香茗，坐在电

脑前，打开好友的心扉，聆听一则励志的故事，便是人生最顺心意

的时刻。而这一意境，是我在阅读了香港著名作家陈赞一博士（以

下简称为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后感觉到的。 

短篇小说《选择》（收入在香港加略山房有限公司于一九九六

年八月出版的小说集《路途上》，全篇共计 5285 字），如一粒投入

当代文学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却超越了短篇小说的文本边界，

触及了人物形象、语言修辞、时代隐喻的多重维度和特色。读完全

文，我不得不佩服陈博士构思的巧妙，在此也看出陈博士的短篇小

说创作笔力非同一般。 

《选择》以女主人公倩媚跨越数十年的迁徙与婚恋为主线，勾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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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幅社会底层女性的生存图景，揭示了一位女性在时代巨变与地域

流转中的命运轨迹。通过重复修辞、书信体与隐喻形式，揭示了个体

在有限选项中“自由选择”的虚妄性，而其“荒芜”则是资本逻辑与

父权结构合谋下的必然结局，终指向一个时代的心理伤痕。倩媚的一

生，是对“选择权”这一现代命题最深刻的解构与反思。 

陈博士的笔触冷峻而又克制，小说标题虽为“选择”，但通读全

篇，读者感受到的却是一种在历史夹缝中被迫做出的、充满无奈与阵

痛的挣扎。 

本文拟从“人物形象”“语言修辞”与“时代隐喻”三个方面切

入，论述陈博士创作短篇小说《选择》的文学特色。 

 

第 1 章  

 人物形象特色：精明与荒芜，创伤人格的双重面相 

 

所谓人物形象，是一个在文学、影视等艺术创作中非常核心的概

念。它指的是作品中的人物通过外貌、言谈、行为举止等具体元素，

向他人展示的性格、精神面貌和价值理念，并在受众脑海中构建出的

总体印象。 

在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中，主人公倩媚从内地乡村到

香港、从香港到新加坡、再从新加坡到美国，每一次“选择”都是一

次地理与情感的双重断裂。然而，作者并未将她简单刻画为一个负心

者或拜金者，而是以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人物性格的内在分裂与时代烙

印。 

与之相对，民进、初杰、大富、阔财、素英和母亲等人物则以各

自的稳定姿态，构成了倩媚命运的对照镜像，使得倩媚成为了香港文

学人物画廊中一个极具社会学意义的典型——她是历史的幸存者，也

是情感的流浪儿。 

1、极端的务实者：撕碎浪漫的假面。务实，是指注重实际、从

现实出发，追求实效而避免空谈。它由“务”（从事、追求）和“实”

（实际、实效）组成。 

小说《选择》中的倩媚性格最鲜明的底色是极端的务实。对于生

长于贫困农村、经历父亲非正常死亡的她来说，精神层面的“爱情”

和“理想”是奢侈品，甚至是陷阱。 

倩媚无疑是小说中最核心、也最复杂的人物。她的性格呈现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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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矛盾：既机敏聪慧又自我欺骗，既渴望幸福又不敢承担，既深情又

决绝。作者通过她一生中的四次重大“选择”——离开母亲去香港、

离开民进与初杰相处、离开初杰嫁给大富、离开大富投向阔财——塑

造了一个在物质与情感之间反复摇摆的女性形象。 

在与男友民进的分手中，倩媚展现了惊人的理性冷酷。当民进还

在纠结于两地分隔的情感撕裂时，她已经算清了账：“你所追求的，

我觉得不切实际，我所追求的，你又觉得太过市侩。”她深知自己无

法承受等待的代价，也无法适应大陆那种她已经陌生的生活。她的决

绝，源于一种深层的生存恐惧，害怕再次回到那种连花生油都吃不起

的日子里。 

2、精明的计算者：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精明，通常是指心思细

致、眼光敏锐，善于权衡利弊，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它由

“精”（精细、深入）和“明”（明晰、洞察）组成。随着剧情推进，

倩媚展现出了一种近乎商人的算计能力。这种能力让她在香港的社会

底层中游刃有余，却也让她失去了真心。 

在面临初杰与大富选择时，陈博士精准地描绘了倩媚心理天平的

倾斜。初杰代表“作育英才”的理想，但在她眼中，那是“没有出人

头地日子”的代名词；大富代表“几层楼收租”的安稳，虽然乏味，

却能保障她不再受穷。她引用“良禽择木而栖”，将婚姻视为一场资

产重组。 

最能体现精明之处，在于倩媚对选择权的操纵。无论是面对母亲

的询问，还是面对素英的挽留，她总能抛出“经过详细、认真、谨慎

的考虑”这一套说辞，将自己对利益的追逐包装成无奈的生存选择，

从而在道德上获得某种“豁免”。 

然而，倩媚并非一个冷酷的算计者。陈博士赋予了她丰富的内心

层次：她写分手信时会说“我曾经深爱着你，并且现在依旧喜欢你”；

她在补习社的岁月中也有过理想与友情的温暖；她在被阔财抛弃后没

有怨天尤人，而是冷静地反思“我们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

们选择却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些矛盾的言行，揭示了一个悲剧

性的真相：倩媚并非不想爱，而是不敢爱；并非不渴望稳定，而是从

未学会信任任何形式的稳定。 

3、防御的刺猬者：幽默背后的心理铠甲。防御，是指为抵御、

防范可能出现的伤害、威胁或攻击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或行动。它的

核心在于“防患于未然”或“减少损害”。 



4 
 

小说《选择》开篇关于“荔枝”和“柿子”的对话，是倩媚性格

最生动的注脚。她伶牙俐齿，用俏皮话截断母亲的唠叨，用“新年代”

反驳旧观念。这种语言上的攻击性，实际上是她保护自己的铠甲。 

她越是表现得顽皮、不在乎，内心其实越是缺乏安全感。她通过

“挖苦”母亲来掩饰对离家的愧疚，通过“搅拌咖啡”来掩饰对退股

的不安。她不允许自己表现出软弱，因为在她经历的那个特殊时代，

软弱就意味着被吞噬。 

倩媚的“选择”看似主动，实则处处被动，被匮乏驱赶，被恐惧

支配，被时代的裂痕撕裂。当她决定留下孩子独自远嫁美国时，她并

非毫无母性，而是“跟着大富只有痛苦”的恐惧压倒了亲情。最终，

她成为一个永远在路上、永远无法安顿的飘零者。 

4、对照的众群像：承载稳定的价值观。对照，是指将两个或多

个事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优劣或关联。其

核心在于“互相对比、彼此参照”。 

小说《选择》最精妙的人物设计，在于围绕倩媚设置了一组功能

明确、性格鲜明的对照人物。这些人物各自承载着某种稳定的价值观，

与倩媚的摇摆不定形成强烈反差。 

民进与初杰——被辜负的理想主义者。民进是倩媚内地时期的恋

人，即将赴广州上大学，代表着知识、理想和一种“不切实际”的追

求。倩媚离开他时，将理由归结为“你所追求的不切实际，我所追求

的你又觉得太过市儈”。这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不可调和。初杰则

是倩媚在香港遇到的敦厚青年，“一天到晚只懂说什么作育英才”，他

的诚实忠厚曾让倩媚“面泛微红”。然而，当他患上肾病、每周洗肾

直至死去时，倩媚的回应却是“死也是一种解脱”。 

倩媚的母亲——沉默的承受者。母亲在开篇出场后便退居背景，

但她的形象极具冲击力。她“挤出一個苦澀的笑容”，她欲言又止的

“啊……”，她面对女儿的调侃只能沉默。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传统

农村妇女的形象：隐忍、寡言，将苦楚咽进肚里。母亲从不谈论“选

择的权利”，因为她的人生根本没有选项。她对女儿的担忧、不舍与

无奈，全部凝结在那句“啊……”和苦涩的笑容中。 

素英——扎根的实践者。素英是倩媚的同龄人、同事和好友，却

与倩媚走向了截然相反的人生轨迹。她与爱人小文共同经营补习社，

从一间扩展到五间，最终投身公益事业。当倩媚在电话中羡慕地说“你

们真是有理想，有干劲”时，读者感受到的不仅是对朋友的祝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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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自己生命空洞的隐约觉察。素英怀孕、成家、事业的圆满，与倩

媚离婚、弃子、继续漂泊的结局，构成了整部小说最沉痛的对比。 

5、悲剧性的轮回：从逃离匮乏到囚禁自我。轮回，源于古印度

宗教哲学，最核心的概念是指生命或意识在死后，以另一种形态重新

进入世界，经历不断生死循环的过程。它像车轮一样旋转不停，因而

称为“轮回” 

小说《选择》最精妙的人物设计，在于陈博士并没有让倩媚成为

一个单纯的“拜金女”符号。在小说的后半段，我们看到了她性格中

悲剧性的一面。当她成为新加坡丈夫的“金丝雀”和“生育机器”时，

她发现自己从一种物质的匮乏，陷入了精神的囚禁。她那句“我是再

不能捱穷的了”，既是她的动力，也是她的诅咒。为了逃避贫穷，她

把自己卖给了“安稳”，结果却失去了自由和尊严。 

在小说的结尾，那个曾经精明强干、掌控一切的倩媚，变成了一

个被遗弃的、孤独的老妇人形象。她在信中写道：“我被人拋弃了。”

这是她一生都在极力避免的结果，最终却未能避免。也许这就是悲剧

性轮回的结局吧。 

本章结语：这是一个时代的心理伤痕。陈博士在《选择》中塑造

的人物，绝非简单的道德寓言角色。倩媚的挣扎、素英的笃定、民进

与初杰的忠贞、母亲的沉默，共同构成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与内

地交汇处的生存图景。而倩媚的个性特色，归根结底是创伤后遗症的

体现。她不相信报应，只相信实力；不相信永恒，只相信当下；不相

信温情，只相信金钱。倩媚的悲剧不在于她选择了物质，而在于她除

了物质别无选择。 

陈博士通过倩媚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和人

为的灾难，她的灵魂往往会变得干瘪。她或许能通过“精明”的选择

获得物质上的“优待”，但永远无法填补内心的“荒芜”。倩媚赢了所

有的算计，却输掉了作为一个“人”的完整与丰盈。这不仅是倩媚个

人的悲剧，更是那个特殊年代留给一代人的、无法愈合的心理伤痕。 

 

第 2 章  

 语言修辞特色：选择的言说，语言风格与叙事策略 

所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以语音为物

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符号系统。

而语言修辞，则是是指人们在说话和写作中，为了追求最佳的表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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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积极调整、修饰语言的行为与技巧。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其极致的

“冷叙事”风格。整篇小说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煽情、修饰与心理

独白，采用一种近乎“临床记录”般的冷静笔调，通过克制的对话、

重复的修辞、精准的物象与书信体的反差，构建了一套与主题高度同

构的语言系统。这种语言风格，既是人物生存状态的精准写照，也是

作者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刻解剖。 

文中以看似平淡朴素的笔触，在口语对话、书信体独白与线性叙

事之间自如转换，构建出一套与“选择”主题高度契合的言说方式。

语言的重复、节奏的错位、意象的隐喻性，共同揭示了人物内心的矛

盾与时代加诸其身的无形枷锁。 

1、重复的修辞：言说塑造里的选择。重复，是指相同或相似的

事物再次出现，或将同一动作、内容再做一次。其核心在于“又一次

发生”或“不止一次进行”。 

几乎是贯穿全篇，陈博士将倩媚的语言进行重复出现，形成了一

组固定的句式：“我已經詳細的、認真的、謹慎的考慮清楚。”这句话

在分手、退股、再婚等关键节点重复出现。每一次，她都使用近乎相

同的措辞，仿佛在向对方、更在向自己证明选择的“审慎性”和“正

确性”。这种重复并非语言贫乏，而是一种精妙的心理暴露。每一次

重复，都是对内心不安的一次机械性打压。与之相伴的是“追求幸福

的權利”“選擇的權利”等抽象词汇的高频出现。 

这种刻意重复并非作者的语言贫乏，而是一种精妙的修辞策略。

倩媚越是强调自己“考虑清楚”，读者越能感受到其中的自我说服意

味，选择的正当性需要通过语言的反复言说来确立。与之呼应的另一

组重复是“追求幸福的权利”“选择的权利”。这些抽象的、近乎口号

化的表述，在小说中出现了多次，每一次都出现在倩媚放弃一段关系、

投向新生活的转折时刻。语言在这里成为自我合理化的工具，却也在

重复中暴露了其脆弱：当“权利”成为唯一的论据，选择本身的道德

重量反而被悬置了。 

值得强调的是，与倩媚形成对比的是母亲和素英的语言方式。母

亲从不使用抽象概念，她的语言是具体而节制的：“荔枝早就过了时”

“还未到八月，哪里来柿子吃？”每一个回答都在现实限制中划出边

界。而素英的语言则带有共情与试探的细腻：“你真的决定这样做？

你还是考虑多一会儿吧！”这种对比，使倩媚的重复性话语在小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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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有特色，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 

口号式语言虽然空洞，但揭示了倩媚“选择”的虚妄，不是在表

达自由，而是在背诵这种为了生存而必须信奉的教条。语言的重复，

成了她自我合理化的唯一武器。我想，这类重复语言的运用，便是陈

博士的语言艺术所在。 

2、对话的节奏：日常交谈中的潜流。对话，是指两个或更多人

之间进行的语言交流活动，其核心特点是相互交替、回应与意义共建，

区别于单方面的讲述或独白。 

陈博士在小说《选择》中大量运用直接引语，对话占据了整篇小

说的主要篇幅。从表面上看，这些对话流畅自然，贴近日常口语，但

细读之下，我们可以发现陈博士对对话节奏的精心控制。如小说开篇

母女有关水果“荔枝”和“柿子”的对话： 

“你想吃什么？” 

“我想吃荔枝。” 

“荔枝早就过了时。” 

“我想吃柿子。” 

“还未到八月，哪里来柿子吃？” 

“那你又问我想吃什么？” 

面对母亲关于离别的感性追问，倩媚的回答全部围绕物质展开：

“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当母亲试图用“荔枝”和“柿子”唤

起情感共鸣时，倩媚却用“过时”“未到八月”进行理性的解构，最后

以“只有两种就问我吃什么”终结话题。这种对话的错位，语言上呈

现出一种情感的真空——母亲在谈离别，女儿在谈供需。陈博士用最

平实的语言，写出了最彻骨的隔膜。 

母女对话中，以极短的问答推进，每一句都是对前一句的否定或

反诘，节奏紧凑，几乎不容喘息。最终以倩媚的反问收尾，既透露出

她的机敏，也暗示了母女之间沟通的不对等。母亲试图通过水果表达

情感，女儿则将选择水果作为对选择本身的嘲讽。随后的长篇独白中，

倩媚用一连串“省得你说我偏心，選了龍眼又說對不起你買枇杷給我

吃的苦心，選了枇杷又說忘記了你買龍眼的辛苦”的排比句式，将母

亲的潜在责备一一堵死，语言在这里成为控制关系的手段。 

而一句“只有兩種就問我想吃什麼，那麼我可選擇的倒少得很呢！”

则让读者会意一笑。它不仅提示了倩媚对选择的热衷和在意，而且还

较好地呼应了小说的主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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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选择》里，停顿与沉默的标记是又一个语言修辞特征。

小说中多次出现“啊……”（母亲欲言又止）、“她顿了一顿”“过了一

会”等提示词。这些停顿在小说中制造了情感的裂隙，让读者感受到

那些无法被语言直接承载的情绪:不舍、愧疚和迟疑。尤其是母亲“挤

出一个苦涩的笑容”这个结尾，与女儿“哈哈地笑了起来”形成强烈

的对比，语言的内容与表情的非语言信息之间产生剧烈反差，暗示了

人际之间真正的情感交流往往溢出口语之外。 

3、书信的引语：两种声音间的距离。书信体，是一种以书信形

式写成的文章体裁。它模仿真实书信的格式与口吻，但有时并不真的

寄出，而是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或论述方式。 

小说《选择》在第二部分插入了一封倩媚写给民进的信，之后又

在小说结尾穿插了倩媚写给素英的信。书信体的引入并非偶然，它标

志了人物内心独白与外部对话之间的本质差异。 

我发现，陈博士在安排小说人物的口语对话中，倩媚往往言辞敏

捷、善于辩驳，甚至带有几分咄咄逼人。但在书信中，她的语气变得

迟缓、迟疑，充满自省与分裂：“几时想跟你说，就是说不出口。今

天，拿起笔来，真不知如何写好。”书信体允许她展露脆弱，也允许

她表达矛盾的情感——“我曾经深爱着你，并且现在依旧喜欢你，只

是我不得不如此选择”。这种“爱”与“不得不”的并置，在口语中从

未出现过，只有文字才能承载如此复杂的心理层次。 

有意思的是，第一封信是倩媚写给民进的“分手信”，第二封信

是她被阔财抛弃后写给素英的“告知信”。前者的“分手信”是宣告

自己的“选择”，后者的“告知信”则是追悔自己“选择”的后果。书

信体在这里构成了小说的情感核心：那些无法在当面说出口的话，那

些需要在独处中梳理的思绪，最终都通过文字得以呈现。陈博士巧妙

地将书信嵌入小说的叙事之中，让人物的公共形象即对话中的强者，

与私人内心即书信中的弱者之间，形成对照，从而塑造出一个立体的、

充满内在分裂的形象。 

与上述语言相对，小说《选择》中倩媚与素英的对话，则以“喂”

“喂”的电话开场，节奏明快，信息密集，充满了都市生活的效率感。

陈博士通过不同媒介即面对面、电话、信件的切换，让人物的语言风

格随之变化，从而揭示了媒介本身如何塑造人的表达方式。 

4、隐喻的植入：水果与动物的象征。隐喻，是一种修辞格和认

知方式，指不直接说出某事物是什么，而是借用另一种有相似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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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来暗示或指代它，就是“将甲事物说成乙事物”，以此增强表达的

形象性或揭示深层意义。 

小说《选择》里的语言修辞还在于，将“选择”这一抽象主题转

化为具体的物象。开篇的“龙眼”与“枇杷”是最早的隐喻：母亲只

给了两种水果供女儿选择，女儿则通过“两种一起选”消解了选择的

意义。这一场景为整篇小说设定了寓言性的基调，可供选择的选项从

来有限，而选择本身也未必带来满足。 

耐人寻味的是动物隐喻的渐进使用。在小说《选择》结尾处，倩

媚对素英说：“假如蚂蚁知道自己只是一只蚂蚁，生来就是不停背起

比自己还要重不知多少倍的东西，一直到死才停止的话，我想，它们

也会选择死亡的。”这里的蚂蚁比喻，与之前她自称“金丝雀”（被大

富养在笼中）、以及素英的“蝼蚁尚且偷生”形成了互文。三种动物

“金丝雀”“蚂蚁”“蝼蚁”，分别指向不同的生存姿态：被豢养的宠

物、劳役至死的工蚁、卑微求生的虫豸。倩媚的悲剧告诉我们，她一

生逃离“金丝雀”的命运，却最终认同了“蚂蚁”的存在本质：活着

就是背负超重的负荷直到死亡。 

这些隐喻之所以具有力量，恰恰因为它们来自人物的语言，而非

作者的旁白。当倩媚说出“金丝雀”时，读者理解她的不满；当她说

出“蚂蚁”时，读者感受到她的绝望。这种语言修辞手法，使物象语

言承载了抽象思考，小说的主题由此也获得了可触可感的质地。 

5、句法的张力：长短句的巧妙运用。句法，是指组词成句的规

则系统，即如何将单词、短语按照一定规律组合成合法、通顺的句子，

并解释句子内部的结构关系。 

我们研究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的句法特征可以发现，

倩媚在不同情境中会使用不同长度的句式，当做出重大决定时，往往

使用短促、果断的句子：“我离了婚，一身轻松。”“我到美国结婚。”

“下个月。”这些短句营造出一种不容商议的决绝感。而在她表达内

心矛盾时，句子则会骤然变长，充满修饰与插入语：“我不知道这么

多年来自己有沒有选择错误，我只是在保护自己。我不知自己有沒有

选择错，也許，我根本沒有选择错，只是环境将我塑造成会作出这样

选择的人，于是我这样选择。” 

出现在最后一封信中的长句，几乎不带标点停顿地倾泻而出，语

法结构松散，主谓之间插入多个分句，呈现出思维的游移与自我反驳。

这种句法上的“犹豫”与内容上的“选择”主题，形成了强烈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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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她越是宣称自己“有选择的权力”，语言就越暴露出选择背后的

被动性。最终，“我们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们选择却不是

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嵌套句式，以语言的复杂结构对应了思想的悖

论，成为整篇小说最深刻的哲学注脚。 

本章结语：语言可以作为存在的居所。陈博士在《选择》中展示

了语言如何既是人物的面具，又是人物的伤口。在小说里，他安排了

倩媚用重复的句式、果断的短句、抽象的“权利”话语来构筑一个主

动选择者的自我形象，但书信中的迟疑、隐喻中的绝望、句法中的游

移，却泄露了真相：她从未真正拥有选择的能力，只有对选择的不断

重述。小说的语言修辞特色正在于这种自我分裂，说话者与真实情感

之间的裂隙，恰好是人物悲剧性的精确写照。 

小说《选择》的语言风格，始终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口语中夹

杂着那个年代特有的表述，如“新年代”“人望高处”等，书信格式则

保留了传统尺牍的问候语。然而，它对重复、节奏、隐喻和句法的精

细控制，使它超越了特定时代的边界，成为探讨“选择”这一永恒主

题的精致文本。当倩媚最终说出“忘记我也好，紧记我也好，反正，

这不是我所能选择的”时，她终于承认了语言也无法抵达的自由。这

或许是小说《选择》最诚实的声音。 

 

第 3 章  

 时代隐喻特色：时代的夹缝，地缘变迁中的生存博弈 

 

所谓时代隐喻，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中，被广泛用来象征、暗示

或解释该时代核心特征、精神气质或深层矛盾的隐喻。它既是语言现

象，也是社会认知方式。就是人们借助一个熟悉的领域（喻体），来

把握所处时代的复杂现实。 

在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往往不仅是个人命运

的悲欢录，更是特定时代变迁的微缩胶卷。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

择》，便是一部极具时代厚度与历史痛感的佳作。小说以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为宏大背景，借由女主人公倩媚在大陆、香港、

新加坡及美国之间的辗转漂泊，精准地刻画了那一代人在地缘政治剧

变与资本主义浪潮冲击下的精神阵痛与生存博弈。 

小说《选择》的时代特色，不仅在于其记录了物质生活的变迁，

更在于深刻揭示了地缘政治裂变、资本逻辑入侵与历史创伤延续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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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挤压个体的生存空间，使“选择”成为一种虚妄的奢侈。 

1、意识形态的撕裂：从“不切实际”到“太过市侩”。意识形态，

是指一套系统化的观念、信仰、价值和理论体系，它解释社会如何运

作、提出理想的社会图景，并指导人们如何采取行动。既是理解世界

的“眼镜”，也是改造世界的“行动纲领”。 

小说《选择》敏锐捕捉到了不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碰撞下所产

生的巨大撕裂感。倩媚从当时物资匮乏的大陆走向繁华的香港，她的

每一次抉择都深深烙着时代的印记。在写给初恋民进的绝情信中，她

坦言自己“渐渐认同这边的生活，认同這边的思想”，并直言对方追

求的“不切实际”，而自己追求的却被对方视为“太过市侩”。 

这种情感上的分道扬镳，本质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价值观的

决裂：一边是尚未褪去理想主义色彩、带有浓厚集体主义烙印的大陆

青年；另一边则是被资本主义消费逻辑迅速规训、将物质安全感置于

首位的新移民。倩媚那句“良禽择木而棲”，看似是极其清醒的个人

主义宣言，实则是那个动荡年代里边缘个体为了抵御身份焦虑和阶层

跌落而做出的本能防御。 

可以说，倩媚与民进的分手信，是时代裂痕最尖锐的体现。当倩

媚坦言“我所追求的，你又覺得太過市儈”时，这不仅是个人价值观

的冲突，更是两种经济体系、两种生活方式的不可调和。大陆仍在集

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余温中徘徊，而香港已被消费主义与实用主义全

面接管。 

倩媚的“市侩”并非天性凉薄，而是她在新环境中为了生存下去

的必然进化。陈博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时代这种地缘流动带来的不仅

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精神家园的丧失。倩媚成了既不被大陸接纳、

也不完全属于香港的“无根一代”。 

2、资本的物化：“金丝雀”与“生育机器”的宿命。物化，是指

将人（或其属性、关系）当作物品或商品来对待，忽视其作为人的主

体性、情感和尊严。其核心是把“活生生的人”降格为“可被操控、

计算、买卖的对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经济腾飞伴随着阶层固化。小说《选择》

就是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在资本逻辑下，社会底层女性如何通过婚姻

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来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进而达到自己追求生

活安逸和幸福的目的。 

倩媚从初杰到大富的选择，是当时香港社会现实的冷峻写照。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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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代表的“作育英才”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但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显

得苍白无力；大富代表的“几层楼收租”则是实实在在的资产保障。

小说毫不避讳地展示了婚姻市场的交易本质：倩媚以青春和身体为筹

码，换取免于贫穷的“安全感”。这种时代特色在于，它打破了传统

爱情小说的浪漫滤镜，还原了在住房、生计压力巨大的年代，婚姻往

往是一场关于生存资源的谈判筹码。 

小说《选择》深刻揭示了在资本逻辑全面渗透的社会转型期，女

性物化与自我异化的悲剧宿命。倩媚的一生都在试图通过婚姻或依附

男性来跨越阶层、获取庇护。从拒绝贫穷的民进，到抛弃理想的初杰，

再到远嫁新加坡的大富，直至最终奔赴美国的阔财，她的每一次“选

择”，始终围绕着房产、租金与安稳展开。然而，这种以牺牲爱情与

尊严为代价的交换，换来的却是极度的物化。在新加坡的婚姻中，她

悲哀地发现自己沦为“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和一台“生育机器”。 

在那个崇尚金钱至上、男权依然根深蒂固的时代缝隙里，倩媚自

以为抓住了命运的主动权，实则只是将自己作为筹码，摆上了时代的

赌桌。她放弃了补习社那份虽清贫却充满生机与互助的女性情谊，也

就此丧失了建立真正独立人格的可能。 

3、历史的幽灵：“时代”创伤与“幸存者”逻辑。历史，有两层

含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真实发生过的全部事件与过程；二是指人们对

这些过去事件的记录、研究和解释。历史，既是“发生过的事”，也是

“后人讲的故事”。 

小说《选择》触及了特殊历史时期给一代人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心

理创伤。倩媚那近乎冷酷的现实主义与虚无主义底色，皆源于早年目

睹父亲被逼自杀的惨痛记忆。她在信中对素英剖白：“經歷過我那個

年代的人，誰不多多少少懂得點生存之道？誰不竭力保護自己？”这

句泣血之言，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隐疾。 

当信仰崩塌、道德失序，传统的温情便会被残酷的斗争取代，幸

存者们只能将“自我保护”奉为最高准则。倩媚对苦难的麻木、对他

人痛苦的冷眼旁观，如对初杰之死的态度，并非天生薄凉，而是极端

环境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她将人生比作背负重物的蚂蚁，认为生不

如死，这种深不见底的绝望，正是那个时代留在她灵魂深处的疤痕。 

在那样一个道德失序、人性扭曲的年代，温情与信任是致命的弱

点。因此，生活在一九九二年的倩媚，依然在用过去的一九六六年的

生存法则在生活。陈博士深刻地指出：历史从未真正过去，它只是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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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在个体的基因里，继续支配着当下的选择。 

4、回归的焦虑：“离散”情结与“身份”重构。回归，是指回到

原先的状态、位置、主题或归属。其核心是“返回原处”或“重属原

有体系”，包含一个离开后又折返的过程。 

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写作时间是在一九九二年，正

值香港回归前夕。这种特殊的时代氛围弥漫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表现

为一种极致的“离散情结”。倩媚最终选择离开香港，远嫁新加坡，

最后又计划奔赴美国。她的脚步从未停歇，因为她担心香港不一定是

她的避风港。 

倩媚不断向外寻找“更好生活”的行为，折射出当时一部分港人

面对未知未来时的焦虑与不安，如果不在这个地方扎根，那就去下一

个地方。然而，陈博士通过结局的残酷反转，如在新加坡被当作金丝

雀豢养、最终被抛弃，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逃离并不能解决身份焦

虑，地理上的位移无法治愈心理上的“无根”。 

这种焦虑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更是文化身份上的。倩媚在信中说

“连跟别人沟通也感吃力”，这不仅是语言的问题，更是文化归属感

的丧失。她在大陆是“乡下人”，在香港是“大陆妹”，在新加坡是“金

丝雀”，在美国将是“阔太太”。她永远在新的环境中重建身份，又永

远被排除在核心身份之外，最终的结局则不言而语。 

5、地缘的悖论：从“人望高处”到“无处安放”。地缘，其核心

是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和关系的制约与塑造，强调地理位置、距离、

资源分布、地形等自然条件如何影响群体与国家的行为。 

小说《选择》深刻揭示了在全球化初期，地缘流动带来的生存悖

论。倩媚一生都在践行和信奉“人望高处，水望低流”的信条，从农

村到城市，从贫穷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每一次流动的选择都伴随着

对过去的背叛和对未来的豪赌。 

然而，陈博士通过倩媚的结局揭示了地缘流动的残酷真相：物理

空间的上升（从乡村到国际大都市）并不等同于精神空间的安顿。倩

媚的悲剧在于，她将“流动”本身误认为是“进步”，将“逃离”误认

为是“选择”。当她最终被阔财抛弃，身处一个“无亲、无朋，连跟别

人沟通也感吃力”的地方时，才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牢笼”逃到

了另一个更大的“牢笼”。 

这种地缘流动的悖论，是冷战后期至全球化初期无数移民的共同

命运。他们以为通过地理位移可以获得自由，却往往在异国他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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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却成了永远的“他者”，永远的“客人”。 

本章结语：选择的虚妄与命运的嘲弄。纵观《选择》全篇，陈博

士以冷静克制的笔触，解构了“选择”这一现代命题。在宏大的时代

洪流面前，个体的所谓“选择”往往是虚妄的。正如倩媚在绝笔中所

悟出的那般：“我們尽管可以选择，但有什么可供我們选择却不是我

们可以选择的。” 

倩媚一生都在精明地趋利避害，最终却被时代无情抛弃，落得个

无亲无友、沟通吃力的凄凉晚景。这种对“无根性”和“不确定性”

的焦虑，也是当时香港社会的集体潜意识。 

 

结 论 

 

这是精明与荒芜的二重奏。陈博士创作的短篇小说《选择》具有

时代特色，是因为作品说明了一个观点，即在宏大的历史结构面前，

个体的所谓“自由选择”往往是虚假的。我以为，《选择》在今天看

来，它仍具穿透力和警示性，提醒我们在一个将“选择”神化为绝对

自由的时代，“选择”有可能变成为可怕的不自由。当我们永远在追

求“更好的生活”时，有可能正在失去选择“好的生活”的能力。 

陈博士没有简单地将倩媚塑造为一个道德批判的对象，而是让读

者感受到她的真诚与脆弱。我想这就是《选择》独特价值所在。“我

不是一个负心的人，我只是不得不如此选择”——这句话，贯穿了倩

媚对民进、对初杰、对孩子的每一次告别。由此让我们看到，在剧烈

变迁的社会语境中，“个人选择”常常是一种被内化的生存本能。因

而我们既不美化选择的自由，也不能否定“选择”的必要。我们应该

看到，在个人意志与社会结构、主动追求与被动接受之间，存在着无

法消解的悲剧因素。这种悲剧因素，可能就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存在

境遇。 

应该说，《选择》是一部个人的流浪史，更是一代人的警示史。

倩媚的“选择”看似精明，实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她用尽半生

逃离苦难，最终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苦难的本身。在时代的背景下，

自以为清醒的趋利避害者却终究抵不过命运的嘲弄。这不仅是倩媚的

悲哀，更是所有在动荡中试图以牺牲灵魂为代价换取自身安稳者的警

示。 

哲人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我以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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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就是一位善于撬动地球的文学界能人、闻名遐尔的香港著名作家，

亦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跨界作家。我点赞陈博士！更期待他以短篇

小说《选择》为原点，在文学创作中有新的建树，创造新的特色！ 

 

    2026 年 6 月 15 日写于宝应可人书屋 

 


